
疯狂的猴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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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大学的时候，胡子还没有长起来，只有一些象征性的绒毛

而已。或许是我发育的慢，跟对面胡子拉碴的猴子比起来，确

实是显得幼齿了一些。但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对方

说这样的话也太让我下不来台了。

于是我收起了和颜悦色的表情，冷冷地说：「巧了，我儿子跟

你一样高。」

猴子也不动怒，只是微微一笑，松开了手向后退去。直觉告诉

我，这是一个老辣的对手。

他摆开架势，轻快的移动着步伐，一时间看不出来他是哪种搏

击风格。但是看他脚底的移动速度，倒颇有点拳击手的感觉。

不过很快我就推翻了这个结论，因为我刚架起双拳，对方就狠

狠的抽了我一腿！

这一腿低扫极为凌厉，速度很快，我下意识的提膝格挡，

「啪」的一下抽在了我的小腿上。虽然我专门锻炼过胫骨的硬

度，但这一腿还是让我感到十分酸爽。我紧接着一记后手摆拳

打过去，对方迅速下潜避过，然后一个反击拳砸过来。我刚要

防御，他忽然变线，迅速收了拳又是一腿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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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腿抽在了我的软肋上。在那瞬间我下意识的绷紧了腹侧的

肌肉，硬生生的接了这一腿。感受着腹部火辣辣的疼痛，我终

于明白这个家伙为什么叫「猴子」了。因为他的移动速度和反

应速度都非常的快，简直就像猴子一样。

猴子来回轻快的跳跃着，并时不时做出挑衅的表情，向我扮出

一个鬼脸。他的这一举动让现场气氛大为高涨，观众们仿佛被

捅到了 G 点，兴奋得大呼小叫。

随便挑衅吧，我的心理防线没那么脆弱。在基地对练的时候，

小妖也喜欢做出这副贱样，每次都被凶器追着打。

我不理会他的挑逗，移动步伐一点点的往前逼迫着他。每次跟

乃昆实战练习的时候，他都是这样逼迫我的。泰拳手以作风硬

朗和攻击犀利著称，基本上不打游击战，只打阵地战。每次乃

昆迈着步子向我逼迫而来的时候，我都会从他瘦弱的身躯上感

受到一股强大的压迫。

现在，我要把这种压迫送给面前的猴子。

舞池就那么大，移动的速度再快也没有多少可以回旋的空间，

猴子被我逼的往后退了几步，已经快到了边缘地带。他脸上的

不屑和挑衅被一闪而过的愤怒所代替，狠狠的和我拼了几下重

拳。之前我判断这家伙的上肢力量应该很猛，果不其然，他的

拳速非常快，而且很重。其中一拳擦过我的下巴，让我有些小

小的震荡。

我想持续的给对方施展压迫，并不是出于什么战术上的安排，

而是不想看见他那令人生厌的挑衅表情。猴子想撕开这种压迫



冲出来，我两个刺蹬把他顶了回去，控制好距离之后，我感觉

心里稍微有些底了。

面对一个移动速度和力量都要高上一筹的对手，应该怎么办？

乃昆曾经说过，力量并不是绝对的，力量并不会直接转变成打

击效果，这中间还有很多步骤。相比于其他国家，泰拳手的深

蹲训练做的并不多，但他们却以犀利的扫踢而著名。乃昆告诉

我，打击效果=力量+打击点+硬度+打击频率。

猴子被我逼迫到了一个空间有限的角落内，他迅速的朝左侧移

动想摆脱这种压制，我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几个组合拳的交

锋过后，我开始连续低扫，小腿胫骨猛烈的朝着对方下盘砍

去。我突然发动的暴击让猴子有点猝不及防，他甚至被我踢了

几个趔趄。在我连扫了四五腿之后，猴子的身体才反应了过

来，狠狠的给了我一个迎击。

这一拳正打在我的左眼眶上方，顿时一阵眩晕，甚至有些向后

倒去的错觉。紧接着，对方的一记摆拳又从我的左腮打过，让

我直接一个摆头。这势大力沉的一拳打的我左脸发麻，连耳朵

里面都是疼的。但这一击瞬间冲淡了刚才的眩晕感，不等猴子

出第三拳，我又是一个低扫，正在进攻中的猴子一个趔趄，

「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

这时周围喧哗的嘈杂声才涌入了我的耳朵。刚才打斗的过于投

入，我完全忽略了其他观众的存在。现在听起来格外清晰，还

夹杂着几声女人的尖叫，我估计是那几个头发长长的大波妹。

猴子马上站了起来。在他倒地的时候我并没有上去，因为缠斗

并非我所擅长。重新站起来的猴子脸色非常难看，没有了之前



神气活现的表情。他依靠自己的重拳开始对我猛攻，但脚下的

步伐已没有了初时的那般灵活。在我低扫的重创之下，他的大

腿应该承受了巨大的痛楚。

猴子的重拳非常具有威胁性，如果再被他完全命中两拳的话，

我今天绝对就是 KO 出局了。他换了一个反架，把刚才受到重创

的腿放到了后面，但这样也同时削弱了他的出拳频率。我用刺

蹬和扫踢不停的控制着距离，但在数招之后，我们还是缠抱在

了一起。

缠抱不是搂抱，搂抱是体力不支的表现，缠抱则是一种进攻手

段。我们刚刚缠在一起，猴子的双手就卡在了我的后脖颈上，

看来这家伙也不擅长地面技术，而是直接进入了内围对战。

猴子双手卡住我的脖颈，直接拿膝盖朝我腹部顶去，这是典型

的「箍颈顶膝。」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教练乃昆，一位

前泰拳王者，一位从小浸淫此道并且精通内围战术的高手。他

曾经无数次的训练过我，内围对战的精髓是「破坏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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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猴子缠抱住我颈部，用膝盖顶我的时候，我的双手也缠住了

他。「箍颈」并不是让你控制住对手，它的意义在于破坏掉对

手的重心。

我并没有去卡猴子的脖颈——如果他把脖子挺起来，会完全抵

消我的力道。所谓「箍颈」，其实卡的是后脑，这是泰拳手的

不传之秘。



后脑一旦被双手缠上，头再也抬不起来。我腰上发力，把他朝

一边甩去，猴子控制不住的向一侧倾斜，同时他顶过来的膝盖

失去了力量，只是轻轻的从我腹肌上擦过。

接下来我当然不会客气，一记顶膝结结实实的撞了过去，同时

还向下压着他的后脑增加冲击力。猴子的身体被我顶得一颤，

但他跟着又是一膝顶了过来，我如法炮制，破坏了他的重心，

承受了他这一下完全没有杀伤力的膝击，然后箍紧他的后脑，

狠狠的一膝再次反顶了回去。

在我们互相连续六七次膝击之后，猴子终于松开了他的手，捂

着肚子痛苦的倒了下去。我挫伤了他的肋骨，断没断我不知

道，但他已经丧失了继续对抗的能力。

这场比赛我赢了，付出了还能承受的代价，左耳朵一直耳鸣了

两天，好像有人一直在我耳边吹哨子。事后拐子告诉我，整场

对战时间四分二十五秒——听上去很短暂，但对于场上的人来

说这四分多钟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

下了场后，乃昆面露微笑，拍拍我肩膀并未给予任何评价。但

我能看出来，他很满意。

比赛打完，我有一种虚脱般的无力感，这种感觉在以前每次期

末考试完之后都会出现，但这一次来的特别虚脱，算来也只有

高考那次能与其比肩。这场比赛赢了，我能拿到六千块钱，但

那个时候，我对钱已经没有那么激动了。

我们刚走出「沙海酒吧」，才发现外面下雪了，天上正静谧的

飘着鹅毛。凶器说预报的会有雪，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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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开手机看了一眼日历，寒假就在眼前。看着车窗外的雪，

一时间思乡心切。

杨蒙打过来电话，说要帮我买车票，一起回家过年。我随便找

了一个借口拒绝了她。

我不想伤她太深。

关于春运的恐怖我就不多说了，那趟绿皮火车差点把我的裤衩

子给挤掉。回到家呆了几天，思来想去，还是拿出了三千块钱

塞给父亲。我不敢拿太多，害怕他心生疑惑。

「你从哪弄来的钱？」果不其然，父亲一脸的警惕。

「我找了个公司，打零工攒的。」我早就想好了托辞。

「打零工？」父亲疑惑的看着我，「隔壁王老黑他儿本科毕业

都一年了，还找不着活在家闲着呢，你打零工能挣这么多

钱？」

「专业不一样嘛。」我夸张地摆摆手，「我学艺术的，随便帮

人修修图一个月都能赚千八百的。」

经过我的一番「解释」，父亲算是勉强相信了。但他并没有要

这些钱，而是说：「在外面不容易，等回去别打零工了，耽误

学业。这些钱你自己留着以后吃点好的。」

我拗不过他，也害怕再争执下去会扯出不必要的话题来，钱最

后还是自己拿着了。从那以后，我几乎不敢给家里钱，就害怕

父母生疑。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在家里过的很糜烂，天天跟家里的那些朋友

混在一起，喝酒，上网，通宵打牌。当时从天津带回来的一件

真维斯的外套放在椅子上，不知道被哪个打牌的混蛋扔的烟头

烫了两个窟窿，一直到现在我还带在身边。

糜烂的日子弹指即过，不过几天的时间，我就感到了深深的空

虚。在基地数月以来养成的习惯，每天没有按时训练总觉得少

了点什么，心里空落落的。我无比怀念拳头击打在人身上的触

感，以及对手在自己面前无力倒下时的那种满足。我忽然觉

得，在平淡的社会生活中，不管我做什么，都得不到那种高潮

一般的快感。

我扳着指头过天数，过完大年初五，亲戚之间也走动的差不多

了，我就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回了天津。

我是最后一个回到基地的。看见这帮家伙的面孔，我忽然间觉

得很亲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心里会一直惦念着这帮如狼似

虎的家伙们。扔下行李，竟然感觉这里比宿舍还亲切。我想，

妈的，我是彻底上了贼船了。

在别人都还沉浸在未消的年味时，我已经开始了比上一年更加

刻苦和激烈的训练。乃昆也很照顾我，说实话，在我们这些拳

手里，包括后来还有新来的两个新人，乃昆对我的训练是最

多，最用心的。也许，这就是一种投缘吧。

我的表现博取了李向昂的赏识和信任，在新一年里，他给我安

排了比去年多得多的拳赛。一开始在天津的周边打，像之前的

沙海酒吧，包括丽达夜总会那个场子。丽达是整个圈子里水平

最次的，稍微有点实力的拳手都不在那个场子打，在那混的，



都是一些入门级的拳手，或许这也是给黑拳手的另一个生存空

间吧。

我在丽达还碰见过几次王辉他三叔，他每次见了我都是喜笑颜

开，一口一个「西毒哥」。

在周边打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去比较远的地方。这些地方大都

是李向昂领着去的，比如杭州，厦门，广州，都以南方居多。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一个看见飞机就无比激动的天真烂漫

小青年变成了一个一想到要坐飞机就头大的忧郁王子。

在这些不同的城市打拳赛，比赛的地方也各不相同，有的在俱

乐部，有的在地下仓库，有的在私人停车场，还有的在五星级

酒店的地下室里。

在这些随着岁月流逝，已经有些模糊的拳赛记忆中，给我印象

最深刻的一次，还是在福建厦门的那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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